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憶念黃埔老師
—我所認識的劉寧善將軍

劉寧善將軍是我的老長官，在國軍，是一位非常傳奇、評價兩極的將

領。外界對劉將軍的評論甚多，因為觀察的角度不同，看法有相當的差異

，可能各有所本，也可能是道聽塗說、人云亦云。我無意應和或反駁上述

南轅北轍的看法，只願就個人兩度在劉將軍麾下服務時，親眼所見，親耳

所聞，緬懷一下我所認識的劉將軍。

緣起官校任職時

我初識劉將軍，是在母校陸軍官校服務時，他當時是專科學生指揮部

的指揮官，而我則是在馬登鶴將軍麾下的學生部隊擔任學7連連長，彼此的

階層相去甚遠，接觸也不多。但因為個人隸屬的學2營各種績效非常好，在

莒光週、軍紀教育月、保防教育月、軍人十二要項等專案活動上，與劉將軍所屬的專2

營競爭激烈，因此，劉先生對本營幾位連長(學6連王興尉、學8連洪廷舉、學9連萬俊傑

、學10連褚先平)，都略有印象。

民國70年(1981)年底，個人卸下連長職務，調任總教官室戰術組教官。此前不久，

劉先生也由專指部，調升總教官兼學生部隊指揮官，佔少將缺，正式成為我的直屬長

官。劉先生到任後，對原屬學2營的幾位連長，都另眼相看，也都予以重用，我和洪廷

舉在戰術組，被指定擔任隨身記錄的狀況管制官，以及撰寫各個演訓的期末檢討報告

，曾被納編參加過52期合歡山的寒訓，以及53期的清水巖―旗美野營訓練。王興尉則

被調到學生部隊指揮部擔任訓練官，承辦學生部隊各項軍訓業務。因此，此期間，個

人得以近身親炙他的領導風格，以及做人處事的態度和方法，印象深刻。

不遷怒不說重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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劉先生一向不說重話，給人的第一印象就是笑眯眯的

。跟你說話時，都會聚精會神凝視著你，用他厚實的雙手

緊握你的手，誠懇的說：「弟弟！你聽指揮官說，……」

，讓你感受到滿滿的真誠。他從不遷怒，因為部隊的缺失

受到指責，也不會將怒氣轉嫁所屬。我記得，有某些新到

任的長官，到校前可能聽了太多負面的傳言，履新後，處

處給劉先生排頭，甚至在視導基層或開會時，借題發揮，

公然加以斥責、嘲諷，但他都忍氣吞聲，未予當面頂撞或反駁。事後，對於沒有做好

的單位或工作，都能耐心指導，要求快速改進，那些對他個人羞辱性的言詞，則輕描

淡寫一語帶過。偶有錯得很離譜的事，盛怒之下，他也是對事不對人，重話輕說，不

願傷及當事人的顏面。

親切隨和好學長

此外，跟隨劉先生工作，是一件很愉快的事。他的閱歷豐富，聊起部隊的各種掌

故、軼事，甚至鄉野傳奇，妙語如珠，如數家珍。劉先生在私下場合，不太拘泥部隊

的繁文縟節，待人隨和親切，讓人如沐春風。他的招牌動作，如：用雙手緊握你的手

跟你說話，握手時會輕拍你的手背；經典口語，如：「各位同學，張開你的雙手，讓

指揮官擁抱你們！」、「弟弟，聽老哥哥說一句話！」都會讓人備感溫馨，很快拉近

彼此的距離。他可以在辦公室裡，穿著臺式木屐、草綠汗衫，跟你討論急需處理的公

務；於野外，與教官、示範兵在一起，同樣席地而坐，吃著鐵盒制式便當，或塑膠袋

裝的餐點。他給人的感覺，不是高高在上的長官，反而更像一位兄長，或可以發發牢

騷、吐吐苦水的好朋友。

宅心仁厚講情理

劉先生處理事情，都會站在對方的立場去思考。他曾經跟我講過一個故事：某日

清晨起床前，他在校園慢跑，途經五百障礙訓練場(官校郵局)前，遠遠可見一輛腳踏車

由西側門風馳電掣而來(以前陸官學生人數多，教、隊職官編制也大，規定由西側門進

出)，車上的騎士身穿體育服，氣喘吁吁，猛踩踏板，顯然是急著在起床號響起前，趕

回連隊參加早點名。劉先生不加思索，一個箭步，閃到椰子樹的背後，一直等到腳踏

劉寧善將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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車繞過中正堂走遠了，才繼續未跑完的路程。他從騎士的身影，看出是某新婚不久的

學生連連長，妻子租屋住在黃埔新村。我對他的處置深感不解，請教他：為什麼不直

接將他攔下來，糾正其夜不歸營的錯誤？劉先生語重心長的回答：「弟弟！如果我當

時直接將他攔下，正面頂牛，立即要面對的是如何懲處的問題，完全沒有迴旋的空間

，更何況一對新婚小夫妻，難免有一些不足為外人道的私事啊！」後來，劉先生也利

用某次幹部會議，剴切指示：「幹部有任何私事外出，應該按規定請假，給學生做良

好模範，指揮官沒有不准假的道理。」我想那位連長應該是「瞎子吃湯圓，心裡有數

」吧！此一處理方式，可能引發法、理、情孰重孰輕，見仁見智的不同看法，但劉先

生宅心仁厚，易地而處，卻是不爭的事實。

關心基層接地氣

劉先生關心基層，在校外訓練、演習，每到大休息或宿營位置，他除了掌握學生

是否安排妥善，也非常關心駕駛與勤務人員的用餐與住宿問題，在我記憶裡，他每次

必問，沒有一次例外。這使我想起另外一個完全相反的例子：國防部為了禮遇、照顧

高階退將，原控有部分車輛，支援他們公私事務出入之用。某次，一位退將運用支援

車輛載全家到餐廳用餐，但未安排駕駛的晚餐，駕駛饑腸轆轆，附近又找不到停車位

，只好將軍車開到較遠的地方，方便解決吃飯問題。嗣因距離稍遠，且彼此時間沒有

協調配合好，用餐完畢、不耐久候的老長官，當場給支援駕駛一頓臭罵。滿懷委屈的

駕駛氣不過，一狀告上監察院，國防部因此遭受調查、糾正，原本的美意，也戛然而

止。我想這位退將，假如也像劉先生一樣有著「彼亦人子」的胸懷，時時心繫底層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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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種難堪的場面應該就不會發生了吧！

劉先生帶部隊在外演訓，路經各地廟宇，不分大廟小廟、明廟陰祠，逢廟必拜。

他雙手合十，輕聲默禱，眼神充滿虔誠敬意。他解釋：「祭拜神明，是為官兵祈福，

希望部隊演習平安順利，心誠則靈。尤其，官兵弟兄見我虔誠禮拜，也會有穩定軍心

的作用。」我想一個能隨時心存基層、在意官兵安危、健康的幹部，絕對會是一位好

長官。

劉先生成長於好山好水的花蓮，有一種很接地氣的草根氣質。除了上述逢廟必拜

的習慣，他可以用流利的閩南語，跟廟祝聊神明的來歷、廟宇的建築，與鄉下老農，

討論檳榔、芒果和鳳梨等各種農產品的品種和產季；劉先生也熟悉各地的特產，以及

在地物美價廉的特色小吃，演訓路過相關的小食攤，他會以一種小小的得意，分享他

品嚐過的美好滋味。記得他到合歡山勘察寒訓場地，我和洪廷舉跟車，路過南投雙冬

，他突然指示駕駛路邊停車，下車買了一包檳榔，分給我們倆一人一粒，他說：「到

雙冬不吃檳榔，代表沒有到過雙冬。」那粒檳榔是我平生吃過的第一粒檳榔，也是最

後一粒，至於洪廷舉有沒有吃，江湖上傳說很多，就不得而知了。

使命必達善應變

劉先生不僅是一位好長官，更是一位使命必達的好部下。他不僅具有超強的執行

力，更有通權達變的應變能力，最重要的是，他知道如何善用所屬幹部的專長、快速

集中所需資源，保證可以圓滿達成任務，在其麾下，相關例證不勝枚舉。劉先生有點

生不逢時，否則以其機智、靈活變通和異乎常人的執行能力，在戰場上，絕對是敵人

不敢輕忽的戰將。

我記得，有一次陸軍總部緊急通知，要在某次重要幹部會議時，辦理教學圖表展

示，讓各軍事學校相互觀摩。並規定各校繳交一幅，在會前一小時送達中正堂川堂。

官校各教官組挑來挑去，不是太破舊(官校當年的軍事訓練太頻繁了，野外課都要用到

布質的圖表)，就是字太醜，上不了檯面，最要命的是距離送件時間，不到24小時。劉

先生略作思考，通知我和洪廷舉儘速向他報到，指示挑一個既有課目，重新複製一套

圖表，水準要超標，且須準時送件。

受命後，我們挑選了軍訓部兵器組的「六六火箭彈」課程圖表，作為複製之標的

。實際操刀的人員，經過精挑細選，決定課程文字部分，找全校公認的書法高手、5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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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(70年班)的劉必棟來寫；多幅彈體解剖圖、彈藥種類圖示等附圖，則找全校壁報冠軍

、51期的金南平、王明華(我學7連的子弟兵，保防教育月噴畫插圖：「酒杯上的裸女」

，栩栩如生，引起很大轟動)用噴畫的技法製作。經過連夜趕工，終於在凌晨5點鐘以前

完成，指揮官先看過，持呈盧校長首肯，即指示我搭校長夫人盧師母的便車，到小港

機場坐早班民航班機回臺北，然後由北辦的公務車直接送我去龍潭，按時繳卷參展。

因為該圖表字數太多，劉必棟一夜未眠，喝咖啡、濃茶、康貝特，差點沒用牙籤撐眼

皮，我和洪廷舉竟夜在場緊盯著看，總算圖文並茂，提早完成。那一次，陸官噴畫圖

表，生動特殊，大出風頭，孰不知那是劉先生指導下「一夜精神」奮鬥的成果呢！

敬重學長護學弟

很多人批評劉先生善於拍長官的馬屁。但根據我的觀察，他對長官和學長的敬重，

都是發自內心的。他不僅尊敬黃幸強校長，也同樣尊敬許歷農校長、朱致遠校長、盧光

義校長與毛夢漪副校長。他對年班比他早的學長，也是敬重有加。我親眼看見他在聖誕

夜，裹著防寒大衣，在合歡山寒訓中心打電話到金門，祝福遠戍外島的馬登鶴將軍平安

快樂。我戰院畢業，被徵調返母校任職，報到時，也遇到他去探望被「冰凍」在官校的

馬先生。馬先生因為父輩與當權者的恩怨嫌隙，仕途發展一直並不順利，甚至被排出主

流之列，劉先生如係勢利現實之人，豈會如此敬重、親近馬先生？我認為他是誠心佩服

馬校長正直坦蕩、豪邁仁厚的將校風範。(附記：頃接41期施世銘學長電話告知：28期

學長韋正哲中將逝世後，是由劉先生遵其遺囑，克服困難，親自雇用小船出海，將韋學

長的骨灰撒入海中，實施海葬，其對學長之重情重義可知矣！)

民國70年底，我與洪廷舉先後由連長

調任戰術組教官，民國71年中打考績，我

倆因新來乍到，沒有例外的都吃了「鴨子

」(乙上)，考績表呈送總教官決審，劉先

生一看，立馬致電戰術組當時的組長王上

校：「學指部推薦到戰術組的兩位教官，

一位是年度國軍莒光連隊長，另一位是陸

軍楷模，您打的考績會影響他們的發展，

是否請再予斟酌，績等分配有困難，我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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協助處理。」事後，年度考績核定，我與廷舉都提升為甲上，至於績等是如何擠出來

的，就不得而知了。

此外，任職教官時，我和廷舉都住校(明德樓)，乃相約報考政戰學校政治研究所，

循序打報告到總教官室，沒有想到劉先生堅決不同意，他的認知：一個正統的官校生

，就應該循著兵科正規班→陸院→戰院→兵研所的管道進修，學經歷配合，才不會「

走偏」了。經過副總教官李承山老師再三建議，以及多位24、26期老教官們幫忙緩頰

，他才勉強同意准許一人報考，至於何人報考，由兩人自行協調。我猜他可能研判二

人感情甚篤，不好意思相爭，大概都不會去報考了。不意，我主動讓賢，廷舉當年順

利考上政校政研所的大陸問題研究組，而我則到步校正規班受訓。翌年，劉先生信守

承諾，准許我報考，終於如願考上政研所三民主義研究組。我和廷舉研究所畢業後，

仍然回歸官科軍官的經管軌道，一路的發展尚稱順利，劉先生頗感欣慰。

劉將軍待我甚厚

民國71年(1982)年中，我到步兵學校正規班269期受訓，同期的還有趙克達、李豐

池、吳昇平等高手。步校正規班的課業很重，基礎的計畫、命令、判斷等課程不算，

營戰術連續想定就有8個(譬如：第七想定《營對抗兵棋推演》，主課李國章老師，時數

48小時，不含夜教；第八想定是旗山、臺南地區《現地戰術》，時數將近100個小時，

主課陸小榮老師)，步兵旅戰術連續想定則有兩個。正因課程繁重，作業甚多，每課必

考，因此非特殊事故或生病，不得請假，若需請假，必須呈請校部參謀長批准，程序

冗長而嚴苛。而且正規班成績的計算，學科佔70％，操行成績佔30％，請假必須扣操

行成績的總分。重重嚇阻，一般學員非絕

對必要是不會請假的。

然而，非常不湊巧，此期間內人懷胎

十月，臨盆在即，某日接獲內人通知：她

已住院待產，希望我請假陪產，迎接新生

命的誕生。我利用下課時間趕辦請假手續

，午餐後，副總隊長召見，劈頭就問：「

你要請事假陪產？」，我點點頭，他接著

問：「生了沒？」，我回答：「現在還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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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。」他又問：「還沒生，你回去幹什麼？」我頓時語塞，悻悻然告退，下午上課一

直心緒不寧，悶悶不樂。傍晚時分，總隊長蘇緝熙上校(陸官32期，劉先生同期同學)突

然召見我，告以劉先生親自打電話給他，說明我的狀況，請他就近協處。總隊長問明

原委，即要我先行回家，假單會由總隊部協助循序處理。我事後得知是同組教官張崑

益(與我同在學員三中隊受訓)將我請假碰壁的事，通報戰術組，組裡長官向劉先生反映

，問題得到解決。雖然我趕回臺北縣立三重醫院時，小女懿寧已經呱呱墜地，但劉先

生的關照之情，長在我心。

考上研究所後，離開母校，我們就很少有碰面的機會，但我每年都會寄賀年卡到

花蓮給他，他總是很熱情的親自回信，並在回函卡片裡用斗大、豪邁的字體，寫一些

鼓勵、慰勉的話，諸如：「弟弟！您是俺的驕傲，繼續加油。」等等，滿滿的正能量

，讓你無形中受到莫大的鼓舞，那種感覺跟接到一封燙金的、冷冰冰的回卡，是完全

不一樣的。

推心置腹真性情

我再次見到劉先生，是民國84年(1995)的6月中旬。是月17日，乃個人戰爭學院畢

業之日，也是我護送父親返回金門故里終老之日。因調任陸軍官校學生部隊指揮官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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令已經生效(雖然依規定尚有一週的畢業假可休)，19日我暫時拜別父親靈柩，取得長輩

諒解，由兄長負責治喪事宜，搭機直飛高雄，於下午14時許，前往官校春暉堂校長室

，向馬校長報到。在校長室巧遇劉先生，他見我滿面于思、一臉憔悴，軍服胸口上佩

著黑紗孝章，問明原因，即將我拉到一旁，一反以前笑眯眯的態度，一臉嚴肅、輕聲

告訴我：「弟弟！百善孝為先，在心不在形。喪父之痛，的確是椎心之痛，你留鬚帶

孝也是遵照古禮傳統。但是，我們是軍人，要移孝作忠，墨絰從公，按照軍人禮節來

盡孝道。你甫膺重要新職，要帶領、教育陸軍的後起之秀，明日布達，必須以陽光、

燦然一新的形象，面對所有後期的學弟(妹)，開展新頁，這是老哥哥我誠心的建議。」

於是，見過校長，回到雨農樓(學指部所在)，我按照劉先生的指示，把孝章拆下摺好，

放進上衣的右邊口袋，也將兩天未剃的鬍鬚刮乾淨了，調整心情準備迎接未來的工作

挑戰。我想：如果不是真心真意為你好，誰願意在你情緒如此低落時，做此世俗認為

不近人情的建議？(經查《國軍軍人禮節》，的確有關於官兵遭遇至親往生，如何佩帶

孝章的規定)

民國102年(2013)，我脫下軍裝，輔導就業到大南汽車公司任職，有幸前往拜會新

店客運公司董事長張俊雄先生(花蓮縣籍，曾任臺灣省議員、國大代表)，他是劉先生花

蓮高中的同班同學。劉先生的話題，一下子就拉近了我與張董事長的距離。他告訴我

：劉先生是一個有情有義的血性漢子，是花蓮之光。兩個人在高中時，曾因省籍和其

他觀念問題，發生嚴重爭執，甚至肢體衝突。後來，經過長時間的溝通、相處，一位

山東籍的外省青年和一位花蓮在地世家子弟，不打不相識，竟然成為相知相惜的莫逆

之交。張董事長提起的陳年往事，印證了我多年來對劉先生的認識，讓我更尊敬他。

劉先生已經仙逝多年(1941～2013)，外界對他的事蹟，傳述甚多，評價不一。說實

話，很多相關的傳言，我從未聽其本人或親近他的人說過，料是以訛傳訛居多。根據

我多年在其麾下任職的體認：劉先生是一位有情有義，具有血性與溫度的黃埔子弟，

一位真誠尊敬長官、關心部屬、學弟的軍人，更是值得敬重、懷念的老長官、大學長

！他將永遠活在我們的心中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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